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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传承与语言素养培育的融合路径汉字文化传承与语言素养培育的融合路径
研究研究
涂佳楠

河北金融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摘  要：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活态基因，既是语言工具，也是文化载体。当前语文教育中，汉
字教学偏重形音义的机械识记，文化内涵挖掘不足，语言素养培育与文化传承目标相互割裂。本
文从汉字的文化特质和语言素养的构成要素出发，分析二者融合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提出“文
化理解奠基—语言实践深化—思维品质提升”融合框架，并从课程内容整合、教学方式变革、学
习场景拓展、评价体系重构四个维度构建实施路径，以期为语文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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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0 引言

汉字是中国人独有的创造，也是世界上唯
一还在使用的表意文字。每个汉字都沉淀着中
华文化的根。“家”字里的“豕”是农耕生活
的印记；“仁”字从人从二，讲人与人的关系；

“信”字从人从言，意为人言当诚 [1]。反观当下，
学生能把字写对，却未必懂字里门道；能把词
拼出，真到用时却不知如何使 [2]。笔者曾观摩
一堂语文课，老师教“爱”字，只强调上面是“爫”
中间是“冖”下面是“友”，要求学生抄写十遍，
却从未解释繁体“愛”字中间有个“心”——
无心何来爱？孩子记住了字形，却错过了字里
最暖的那部分。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
将“文化自信”置于核心素养首位，指出语言
文字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3]。
这明确了汉字教育的双重任务：既要培养学生
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又要通过汉字传递文化
根脉。但实践中二者常被割裂——识字偏重工
具训练，文化流于点缀 [4]。有教师坦言：“课
时紧张，能把字教会就不错了，哪还有时间讲
文化？”这话听着实在，却道出了汉字教育的
深层困境。一项调研显示，76% 的语文教师认
为汉字文化教学“重要但不知如何实施”，反
映出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巨大落差。

本文聚焦汉字文化传承与语言素养培育的
融合问题，分析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探索可
行路径。汉字教育的根本，不是让学生成为字
典，而是让他们在横竖撇捺中触摸文明的温度，
在字词句篇中涵养语言的力量。

1 融合的内在逻辑1 融合的内在逻辑

1.1 汉字的文化基因属性1.1 汉字的文化基因属性

汉字与拼音文字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不仅
是记音符号，更是有意义的视觉图式 [5]。这种
形义共生的特点，使汉字天然具备文化传承功

能。从起源看，先民造字是“仰观俯察”的结
果。“日”“月”“山”“水”的甲骨文呈现
了古人对自然的视觉感知；“即”“既”二字
中，面向食器为“就食”，背向食器为“食毕”，
将时间流动转化为空间表达 [1]。有孩子学完“即”
字后说：“原来古人吃饭也分开始和结束！”
这说明孩子真正走进了古人的情境，这种代入
感是任何说教都无法替代的。

从构造看，偏旁部首是一部微型文化分类
学。“示”部多与祭祀相关（祭、祀、祈、祷），
“贝”部多与财富相关（财、货、贸、购），
“心”部多与情感相关（思、想、悲、愁）[5]。
学习汉字的过程，就是进入古人思维世界的过
程。一位老师说，讲到“货”字时，学生问：“为
什么‘货’下面是个‘化’？”她引导学生思考：
货物不就是用来交换、流通、变化的东西吗？
学生恍然大悟，从此再没写错过。这个小小的
发现，让学生体会到汉字构形的智慧，也锻炼
了联想思维。

字形与字义紧密联系，为语言学习提供天
然支撑。学生了解构形理据后，字义掌握更牢固，
还能迁移到新字学习。如知道“火”作偏旁表
义，遇到“烧”“烤”“烘”“焙”自然联想
到火。北京某小学的跟踪研究发现，接受过字
源教学的学生，三年级时的识字量比对照班高
出 23%，且自主识字能力明显更强。这说明文
化理解不是额外的负担，而是语言学习的加速
器。

1.2 语言素养的核心维度1.2 语言素养的核心维度

语言素养超越单纯识字与表达。按新课标，
语言素养包含四个层面 [3]：语言知识与积累，
即字词句篇的理解与积累；语言思维能力，即
比较、归类、推断等能力；语言审美能力，即
感受语言之美；语言文化理解，即通过语言理
解文化、形成认同。四者由表及里，文化理解
居于核心，既依赖前三者，又赋予语言学习以
深度。好比盖房子，知识是砖瓦，思维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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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是装修，文化理解才是这房子要住进去的
精神。没有文化理解，语言学习就只剩下空壳，
学生能读会写，却不知为何而读、为何而写。

1.3 融合的学理依据1.3 融合的学理依据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涵。
萨尔尔—沃尔夫假说揭示，语言不仅表达思想，
更塑造思维方式。汉字作为表意文字，每个字
的构造都携带着文化信息。学“祭”字不懂古
代祭祀，只能记住字形却未得字义；理解“婚”
字不知“昏时迎娶”的礼俗，便错过文化密码。
有老师教“娶”字时，引导学生发现“娶”从“取”
从“女”，再联系古代婚俗，学生不仅记住了字，
还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课后主动查阅
资料做成小研究报告。

从认知发展看，情境认知理论强调知识应
嵌入真实文化情境。孤立记忆字形如同无根之
花，将汉字置于文化脉络中学习，方能在学生
心中扎根。学生追溯“年”字本义为“谷熟而祭”，
再联系春节习俗——贴春联、放鞭炮、吃团圆饭、
守岁、拜年，字记住了，文化也懂了。一位家
长说，孩子学了“年”字后，过年时主动问起“为
什么要守岁”，祖孙俩聊了大半宿，这是意外
的收获。

从核心素养培养看，文化传承与语言素养
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 [4]。学生探究汉字源流，
既长文化见识，也练归纳思维；品读经典诗文，
既感受语言之美，也体悟文化之韵。二者相互
滋养，缺一不可。

2 现实困境2 现实困境

2.1 文化内涵浅表化2.1 文化内涵浅表化

不少汉字课也讲文化，但止于“顺带一提”。
讲“江”字展示甲骨文图片，学“和”字提“和
而不同”——这种引入孤立浅表，与语言能力
培养缺乏整合。学生记住几个文化知识点，却
难以转化为语言运用能力。如知道“信”由
“人”“言”组成，但写作时仍不会准确使用
“诚信”“信任”“信誉”等词语。文化讲解
成了课堂的“调味品”，有它不多，没它不少，
未能真正融入语言学习的核心。

2.2 思维参与缺席2.2 思维参与缺席

当前汉字教学常见模式：出字—讲字—组
词—抄写。学生全程被动接收，思维参与严重
不足 [2]。以形近字为例，老师让学生记住“戊、戌、
戍”写法不同，却不讲构形逻辑——三字均与
古代兵器相关，中间一横一点各有来历 [5]。有
老师尝试这样讲：“戌”像一把宽刃兵器，所
以中间是一横；“戍”像人扛着戈站在那儿站岗，
所以里面是“人”。学生不仅记住了，还追问：
“还有没有这样的字？”兴趣一下子被点燃。
可惜这样的教法仍是少数，大多数课堂还在用

“多抄几遍”的方式解决形近字问题。

2.3 语用情境虚化2.3 语用情境虚化

语言能力在真实使用中形成。但当前汉字
教学的语用环节常被架空。课上学了“孝”字，
课后未关注家谱字辈、家信用语；学了“和”
字，未观察社区里的“和”文化——街头的“和
气生财”、祠堂的“家和万事兴”。识字与用
字之间横亘鸿沟，学生积累大量词汇却难以灵
活调用。有学生学了“谦”字，见了长辈却只
会说“您好”，不会用“久仰”“幸会”“赐教”
这类谦辞敬语——不是没学过，是没在真实情
境里用过。这种“学用脱节”是语用情境虚化
的直接后果。

2.4 评价导向偏失2.4 评价导向偏失

评价是教学的指挥棒。当前汉字测评集中
于看拼音写词、形近字辨析、错别字修改，只
能检测记忆性知识，无法评估文化理解深度，
更无法测量真实语境中的运用能力 [4]。考试只
问“对不对”不问“好不好”“懂不懂”，教
师自然将精力投入应试训练。一位教研员坦言：
“我们评优课，就看学生默写正确率，谁管他
懂不懂文化？”这话扎心，却是现实。更令人
担忧的是，这种评价导向正在塑造学生“汉字
= 考试”的认知，消解了他们主动探究的兴趣。

3 融合路径3 融合路径

3.1 课程内容整合：从单字孤立到文化脉络3.1 课程内容整合：从单字孤立到文化脉络

打破单字孤立教学，建立文化脉络化的学
习体系。以文化主题统领，选择“自然”“家
国”“礼乐”等母题，将相关汉字组织成单元。
以“家国”为例，可构建字群：建筑维度（室、
宅、宇、安），人伦维度（父、母、孝、慈），
经济维度（豢、养、财、富）。教学时可设计“汉
字家谱”活动，让学生从姓氏入手追溯起源。
有学生追溯到自己姓氏源自周代封国，兴奋地
说：“原来我的姓三千年前就有了！”这份惊喜，
是孤立识字无法给予的。

融入字源知识，帮助学生理解字义、建立
关联。教“泉”字展示甲骨文字形（像水从山
崖流出），学生自然明白“泉”与“水”“源”
的关联；教“监”字揭示本义为“以水照面”，
引申为“察看”，再联系“鉴”字，形成字族网络。
这种追根溯源的学法，把零散知识点织成了网。

开发跨学科融合课程。历史课上通过青铜
器铭文理解传承意识；美术课上以象形字为素
材创意绘画；综合实践课上开展“姓氏寻根”
研究。杭州某小学的实践表明，跨学科融合使
学生的汉字学习兴趣提升 42%，主动查阅资料
的行为增加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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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学方式变革：从机械识记到意义建构3.2 教学方式变革：从机械识记到意义建构

课堂需从“教师讲、学生记”转向“探究—
发现—建构”的深度学习 [2]。实施溯源式教学，
每个汉字都是一部微型文化史。教“禽”字展
示甲骨文字形（像被捕捉的鸟），解释“厶”
为捕捉工具，引导学生理解“禽”本义为“捕
捉鸟兽”，后延伸至“家禽”“飞禽”。学生
感叹：“原来‘禽’最早是个动词！”这种发
现带来的成就感，远胜十遍抄写。

设计探究任务，培养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
能力。面对学生“蝌蚪为何带虫字旁”的疑问，
教师引导学生查阅资料、比较归纳，发现古人
用“虫”泛指动物的规律，进而推演出“反犬
旁与兽类相关”“鱼字旁与水生生物相关”等
规律。学生经历“发现问题—提出假设—验证
归纳”的完整思维过程。创设思辨性对话，围
绕汉字古今异义展开讨论。如“走”古代意为
“跑”，为何现在变成“行走”？有学生说：
“因为古人走得慢就不叫‘走’，叫‘步’。”
另一个学生补充：“那‘奔’就是更快地跑。”
讨论中，语言思维自然发展。

3.3 学习场景拓展：从课堂延伸到生活3.3 学习场景拓展：从课堂延伸到生活

语言素养需要真实语境滋养。开展汉字采
风活动，引导学生寻找街巷中的汉字踪迹——
牌匾书法、楹联对仗、碑刻家训。有学生在老
街发现“仁和堂”匾额，回来查资料发现是清
代老药铺，写了一篇小调查。收集方言字如“嫑”
（biáo，别）、“冇”（mǎo，没有），记录
其用法，学生惊奇地发现方言里藏着古音。

实施家庭汉字记忆工程，让学生采访祖辈，
了解名字中的字辈谱系、家族行业术语（如中
医“炮制”、木工“榫卯”）。将采访成果制
成“我家汉字故事”分享。一位学生分享时哭
了，因为采访中才知道，爷爷名字里的“秉”字，
寄托了“秉公做人”的期望；奶奶名字里的“淑”
字，取自“淑人君子”。这份跨越三代人的心意，
让他第一次理解了名字的分量。

创设校园汉字文化节，定期举办猜字谜、
讲汉字故事、汉字创意设计、汉字书写大赛、
汉字戏剧展演等活动，让汉字文化融入校园生

活。南京某小学的汉字文化节上，学生自编自
演《仓颉造字》课本剧，扮演“结绳记事”“鸟
兽足迹”“造字成功”等场景，在表演中深化
了对汉字起源的理解。

3.4 评价体系重构：从结果检测到过程观察3.4 评价体系重构：从结果检测到过程观察

融合教育需要配套评价体系，从单一知识
检测转向多维素养观察 [3]。构建多维评价框架，
从知识、思维、审美、文化四个维度观察学生，
每个维度设计可观察、可记录的具体表现。如
文化维度可观察学生能否解释常见汉字构形中
的文化意涵，能否在生活中发现与汉字相关的
文化现象，能否用自己的话讲述汉字背后的故
事。

引入表现性评价，设计“汉字探秘”“家
乡汉字地图”等任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中展
示语言能力和文化理解。教师通过观察、访谈、
作品分析收集评价证据，形成对学生素养发展
的整体判断。建立成长记录档案，收录学生的
汉字探究报告、采风记录、创意作品、学习心得，
记录素养发展轨迹。有学生在档案扉页上写：“这
是我的汉字成长路，我要一直留着。”档案既
是评价工具，更是学生自我认知、自我激励的
载体，让学生看见自己的进步，越学越有劲儿。

4 结语4 结语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也是每个中
国人的精神家园。当孩子在“河”字里看见流水，
在“孝”字里摸到温度，在“梦”字里望见星空，
汉字便不再是纸上的符号，而成为长在他们生
命里的文化基因 [1]。汉字文化传承与语言素养
培育的深度融合，是落实“文化自信”的必然
要求，也是语文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期待通过课程、教学、活动、评价的系统
变革，让汉字教育真正回归文化育人本位，让
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能在横竖撇捺间触摸文明的
温度。当我们的孩子能读懂汉字里的中国，中
华文化就真正活在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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